
民
國
一○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在

家
人
的
陪
伴
下
，
我
戰
戰
兢
兢
地
走
進
了

空
軍
官
校
。
緊
張
與
不
安
使
我
的
雙
腿
顫

抖
，
甚
至
有
些
抗
拒
。
腦
海
中
一
片
空
白

，
接
下
來
的
日
子
我
將
不
再
只
是
個
普
通

的
大
學
生
，
而
是
軍
校
生─
空
軍
官
校
的

學
生
。
我
準
備
好
了
嗎
？
疑
惑
在
我
的
心

頭
打
轉
，
那
時
的
我
，
搖
擺
不
定
，
徬
徨

軟
弱
。我

曾
因
自
身
的
懦
弱
而
錯
失
了
機
會

，
也
曾
因
個
性
的
鑽
牛
角
尖
而
失
去
了
一

切
；
曾
經
的
我
是
那
樣
厭
惡
自
己
的
不
成

熟
、
厭
惡
自
己
的
無
能
與
自
以
為
是
。
那

時
候
的
我
，
因
為
自
身
的
缺
點
錯
失
了
心

愛
的
人
，
也
傷
害
了
愛
我
的
人
。
下
定
決

心
就
讀
空
軍
官
校
的
那
一
刻
，
心
裡
所
想

的
，
是
想
成
為
一
個
既
溫
柔
又
剛
強
的
男

人
，
想
成
為
一
個
有
肩
膀
而
成
熟
的
大
丈

夫
。
是
啊
！
是
為
了
有
所
成
長
而
來
讀
軍

校
的
啊
！
為
了
一
飛
沖
天
也
好
，
為
了
穩

定
的
生
活
也
好
，
為
了
成
為
想
成
為
的
那

個
人
也
好
，
未
來
的
日
子
一
定
要
努
力
向

前
的
啊
！
我
深
吸
一
口
氣
，
踏
進
了
磨
練

的
旅
途
。

經
過
了
入
伍
訓
由
民
轉
軍
的
考
驗
，

帶
著
基
本
的
軍
人
素
養
，
我
回
到
了
空
軍

官
校
。
透
過
入
校
儀
式
的
迎
接
，
我
昂
首

闊
步
地
踏
入
空
軍
官
校
的
白
色
凱
旋
門
，

從
這
一
刻
開
始
，
我
將
接
受
為
期
一
個
月

的
新
生
月
訓
練
，
在
這
一
個
月
當
中
，
我

們
必
須
將
未
來
這
一
年
會
用
到
的
基
礎
全

都
學
會
，
這
是
十
分
嚴
苛
並
且
難
熬
的
挑

戰
，
要
學
的
東
西
太
多
，
要
承
受
的
壓
力

勢
必
會
加
倍
地
放
大
。

沒
有
由
緩
趨
烈
的
漸
進
、
沒
有
好
聲

好
氣
的
慢
學
，
新
生
月
的
第
一
個
早
上
，

班
長
宏
亮
的
﹁
十
秒
鐘
，
寢
室
門
口
就
定

位
！
﹂
劃
破
寂
靜
的
早
晨
，
我
們
醒
來
後

的
下
一
秒
竟
就
已
經
趴
在
地
板
準
備
伏
地

挺
身
。
而
這
，
只
是
新
生
月
最
開
始
的
開

始
。
接
下
來
的
生
活
步
調
說
多
快
便
有
多

快
，
無
論
是
吃
飯
、
打
掃
、
走
路
，
甚
至

是
最
簡
單
的
坐
下
，
身
為
新
生
的
我
們
都

必
須
保
持
最
積
極
、
最
迅
速
且
最
嚴
謹
的

模
式
，
沒
有
任
何
犯
錯
與
休
息
的
空
間
與

時
間
，
一
旦
有
所
失
誤
或
懈
怠
，
便
會
聽

見
受
罰
的
答
數
聲
與
班
長
的
糾
正
。
在
當

下
，
時
間
走
地
異
常
的
慢
，
每
一
個
任
務

、
每
一
個
動
作
，
都
有
汗
水
與
班
長
的
責

罵
做
背
景
。
一
整
天
便
在
這
樣
高
壓
與
疲

憊
的
環
境
下
度
過
。

就
寢
時
間
到
來
，
我
躺
在
床
上
望
著

空
白
而
有
些
龜
裂
的
天
花
板
，
腦
海
中
浮

現
的
，
是
那
兩
歲
大
的
姪
子
蹦
蹦
跳
跳
跑

向
我
的
畫
面
，
是
兩
個
姊
姊
總
是
時
時
刻

刻
關
心
我
的
聲
音
，
是
爸
爸
在
我
離
開
家

的
前
一
個
晚
上
，
默
默
將
盤
纏
放
在
桌
上

的
背
影
，
是
媽
媽
在
我
臨
走
的
前
一
個
晚

上
，
為
我
準
備
晚
餐
的
側
臉
。
心
裡
暗
暗

地
罵
自
己
沒
用
，
我
以
為
撐
過
了
入
伍
訓

以
後
的
自
己
已
經
變
得
堅
強
，
沒
想
到
才

第
一
個
晚
上
便
難
熬
地
想
家
起
來
。

真
的
好
累
好
苦
，
真
的
好
想
念
家
中

的
溫
暖
。
那
天
晚
上
，
我
在
濕
悶
的
枕
頭

‧‧

林
明
璋

林
明
璋‧‧

原以為熬過入伍訓就能安然度日的
作者（左一）卻在空軍官校的新生
月萌生了退意，與父親徹夜長談後
，他憶起了初衷，也克服了恐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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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最初的你給最初的你

中
入
睡
，
究
竟
是
天
熱
而
冷
氣
未
涼
的
汗

水
，
還
是
思
鄉
而
無
助
的
淚
水
把
枕
頭
弄

濕
了
，
我
不
知
道
。

之
後
的
日
子
，
每
一
天
都
是
這
樣
高

壓
與
疲
憊
，
無
論
是
心
靈
上
的
壓
力
、
或

是
體
能
上
的
無
法
負
荷
，
一
切
的
困
難
如

巨
浪
般
侵
蝕
我
的
意
志
。
疲
倦
的
我
，
在

某
一
次
放
假
，
竟
脫
口
而
出
一
句
：
﹁
我

不
想
回
去
﹂
。
父
親
聽
了
以
後
，
與
我
長

談
了
整
晚
，
他
告
訴
我
：
﹁
現
在
的
一
切

，
都
只
是
過
渡
期
，
等
到
你
撐
過
了
這
段

辛
苦
的
日
子
，
再
一
次
回
頭
看
，
你
會
感

謝
當
初
的
自
己
有
好
好
地
走
下
去
。
別
讓

未
來
的
自
己
後
悔
。
﹂
父
親
的
這
一
席
話

讓
我
頓
時
醒
了
過
來
。
是
啊
！
我
怎
麼
就

忘
了
自
己
當
初
的
理
想
呢
？
怎
麼
又
重
蹈

覆
轍
地
想
退
縮
了
呢
？

那
次
放
假
結
束
以
後
，
彷
彿
開
竅
了

什
麼
，
我
已
不
再
畏
懼
接
受
各
種
挑
戰
，

對
於
壓
力
的
適
應
力
大
大
的
提
升
不
少
。

之
後
的
時
間
裡
結
交
了
一
些
朋
友
，
尤
其

是
同
寢
的
同
伴
們
，
每
天
晚
上
，
我
們
都

隔
著
蚊
帳
與
彼
此
分
享
今
天
遇
上
了
什
麼

樣
的
事
情
，
每
每
互
相
抱
怨
完
生
活
有
多

累
後
，
卻
總
在
下
一
秒
笑
著
討
論
當
天
的

夜
點
有
多
美
味
。

晚
上
短
暫
的
休
息
時
間
是
我
最
期
待

的
時
刻
，
那
段
時
間
裡
，
我
可
以
用
手
機

打
回
家
裡
，
聽
聽
母
親
抱
怨
父
親
的
頑
固

，
聽
聽
我
那
兩
歲
的
姪
子
﹁
舅
舅
，
舅
舅

﹂
的
呼
喚
，
我
珍
惜
著
每
分
每
秒
能
跟
家

人
聊
天
的
時
間
。
躺
在
床
上
，
依
舊
想
念

著
家
人
們
，
卻
已
不
再
如
此
難
受
，
因
為

他
們
是
我
追
逐
夢
想
最
大
的
動
力
。

新
生
月
結
束
了
，
回
首
剛
踏
入
空
軍

官
校
那
個
畏
懼
的
自
己
，
我
變
得
更
堅
強

了
一
點
，
也
變
得
更
柔
軟
了
一
些
。
從
前

的
我
，
一
旦
跟
朋
友
有
約
，
絕
不
可
能
遲

到
早
退
，
如
今
，
放
假
時
，
若
是
與
朋
友

有
約
，
我
總
會
與
他
們
說
﹁
能
不
能
約
晚

一
些
，
我
想
陪
我
的
家
人
吃
吃
飯
﹂
，
並

能
早
些
回
家
便
早
些
回
家
。
不
敢
說
自
己

如
今
成
為
了
那
個
夢
想
中
既
溫
柔
又
剛
強

的
自
己
，
但
，
我
想
我
正
慢
慢
蛻
變
成
當

初
所
期
盼
的
模
樣
。
未
來
的
日
子
還
有
很

多
要
學
習
與
磨
練
的
，
我
將
帶
著
如
今
有

些
成
長
的
樣
貌
，
繼
續
朝
著
理
想
的
樣
子

邁
進
，
蛻
變
成
那
個
最
好
的
自
己
。

你
是
我
生
命
中

最
初
的
一
塊
拼
圖　

最
美

多
想
就
這
麼
框
住
你

框
你
在
童
話
裡　

永
恆

而
你
是
一
隻
鷗
鳥

一
雙
流
浪
的
翅
膀

天
空
是
你
歸
宿

自
由
是
你
嚮
往

你
不
願
也
不
是　

候
鳥

出
框
即
成
陌
路

天
涯
是
你　

海
角
是
我

無
辜
的
是　

回
憶

‧舒睛‧‧舒睛‧

家人是作者（左）堅持下
去的動力，現在的他非常
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時刻
刻（右為作者母親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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